
    任任氏氏跪跪求求公公婆婆放放丈丈夫夫外外出出求求学学，，并并承承诺诺牟牟鸿鸿礼礼走走
后后，，她她来来承承担担农农活活等等一一应应事事宜宜，，同同时时承承担担牟牟鸿鸿礼礼求求学学费费
用用。。牟牟鸿鸿礼礼这这才才得得以以到到济济南南求求学学。。在在学学校校，，他他由由老老师师宋宋
伯伯行行介介绍绍加加入入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参参与与建建设设潍潍县县党党组组织织的的筹筹备备
工工作作。。而而身身怀怀六六甲甲的的任任氏氏因因过过于于劳劳累累，，早早产产生生下下孩孩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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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妻妻鼎鼎力力支支持持外外出出求求学学

  这天晚上，牟鸿礼开始了对
妻子的教育和开导，讲没有了国
就没有了家，为了国家不亡，就
得有好多人先抛开小家。紧接着
他话锋一转：“别看咱们家现在
衣食无忧，社会这么乱下去，说
不定哪天咱也无家可归，挨冻受
饿……”任氏虽不大懂，但也明
白了丈夫想出去求学的意愿，答
应牟鸿礼明天就去找公婆谈。
  第二天吃过早饭，她就到公
婆的上屋，进门叫了声爹娘就跪
下了。老两口不知出了什么事，
婆婆赶紧说：“有什么事先起来
说，是三儿欺负你了？他敢欺负
你我们和他没完！”任氏却不起
来，将丈夫想出去上学的事说
了，并请求二老放行。等老两口
听完，对望了好一阵：这小儿媳妇
是咋啦？人家的女人都是想方设
法把男人留在身边，她却要把他
往远处推，老两口不知如何应对。
  停了一会儿，一向少言寡语
的牟父开了口：“你可知道这小
子的秉性，一旦把他放出去就是
脱了缰绳的马。咱家的情况你也
看见了，你大哥、二哥老实，只

知道干活，老实就是无用。三儿
从小聪明、胆大、仗义，我就指
望他为家庭挑大梁；再说，他又
是出过继的人，你三婶身体向来
不好，他得照顾；再是咱家女
人、孩子多，劳力少，我还指望
他干活呢……”可任氏也开导起
公婆，她说丈夫又不是小孩子
了，强行把他关在家里也不是办
法，不如让他出去上几年学，也
学上点见识，以后治家会更好。
最后郑重地承诺：凡是男人该干
的活她全替他，三婶身体不好她
会悉心照料，盘缠的事也不用大
家出，就用她的私房钱。
  牟父最终答应放儿子外出求
学。但有言在先，任氏必须信守
承诺，且解决牟鸿礼上学的一切
费用。
  牟鸿礼终于如愿以偿，与同
学牟铭勋一同考入济南工业染织
学校。临行前，看着妻子细心地
为他准备行李，一种不舍油然而
生，他只抓住妻子的手说了句：
“你对我的好我会记一辈子。”
然后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家人，踏
上了梦寐以求的求学路。

  来到济南的牟鸿礼，看到了与家
乡截然不同的政治氛围。他亲眼目睹
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的任教
老师宋伯行是潍县城里人，毕业于这
所学校，后被聘为济南民生工厂染织
技师，由王尽美介绍入党。1923年2月
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宋伯行
因在济南铁路工人中积极开展后援活
动，而被民生工厂开除，便又回到母
校任教，暗地里担任该校中国共产党
组织的负责人。
  牟鸿礼、牟铭勋与老师宋伯行一
接触便觉得非常亲切。牟鸿礼直言自
己历经周折才出来求学的目的。宋伯
行听了大喜，送给两人《新青年》等
进步刊物，并经常带他们到济南城郊
阎千户庄去，到铁路工人中开展演
讲、发传单等。1925年春，由宋伯行
介绍，两人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还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读书的庄龙甲（潍县南乡庄家
村人），正在为组建潍县党组织做准
备，宋伯行便介绍牟鸿礼与庄龙甲认
识。二人经常相约由济南回潍县开展
建设党组织的筹备工作。牟鸿礼一心
扑在事业上，经常将工作中的喜悦写
信与老同学耿梅村分享，有次他写
道：“我曾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搁浅在
沙滩上的鱼，翻滚过、怒吼过、失望
过，可今天，我祈盼的大海，终于将
我卷入了她无边的怀抱！我庆幸、我
欢喜、我想对着波涛大喊：我 来
了！”
  1926年6月，在茂子庄王全斌家的
场院屋里，庄龙甲主持召开了中共潍
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
了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当年10月
进行改组，1927年改称潍县县委），庄龙
甲任书记，牟鸿礼、张同俊、扈梅村为
执行委员，王全斌为候补执行委员。

  牟鸿礼走的第二天，任氏就跟着
二哥牟洪达下坡锄地。没想到她那一
双小脚一进松软的高粱地，一下子就
陷进去了，没走几步两脚全是泥土，
地里留下了一串小坑。第二天她向侄
子借了双鞋套在外面用绳子绑住，勉
强可以学着把地锄平。后来做了双大
鞋，套在小鞋上为下地专用。她白天
下地干活，晚上回到家再做针线活、
结网子或纺棉花到深夜。三婶身子弱
常闹病，她还得照顾。几个月下来，
瘦了一大圈，脸也黑了，手也粗糙了。
  等地里的庄稼全收完入库后，她
才得空回了趟娘家，爹娘、哥嫂见到
她全愣住了。母亲抓住她的手泪流满
面。任氏很平静地说：“没有事，我
男人就是出去上两年学，我替他干点
活，是我自己愿意的。”嫂子说：
“眼下都拾掇完了，你在家多住些日
子吧，你婆家人口多饭食粗，好歹咱
家里吃食上好些，你也养养身子。”
任氏则道，三婶身子虚常犯头晕，她
不放心。母亲无奈地流泪，任氏急忙
安慰说她在婆家很好，当天傍晚又匆
匆赶回了牟家院村。
  1925年春节，牟鸿礼休假回家，
分别半年他见妻子憔悴了很多，心中
五味杂陈，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
“再坚持一年多吧，等我毕业回家好
好报答你，让你过轻松的日子。”
  年后，牟鸿礼返校不久，任氏发
现自己怀孕了，全家人欢喜不已。开

春农活下来时，三婶见任氏孕吐厉
害，就找大嫂李氏说情，让侄媳妇别
上坡干活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早
跟老头子说过了，可这犟种不让，说
这是她自己求的苦果让她自己去尝，
让她长长记性。”
  麦收之后，任氏的身子也笨重
了，锄地、弯腰拔草太吃力，汗水从
头流到脚下，口渴了，就喝地里枯井
的陈水。
  1925年秋，潍北大涝，从农历七
月底开始下雨，直到八月中旬，一天
也没停过，已堆在场院里的高粱穗子
有的发芽，有的霉烂。地里的豆子全
被泡了水，远远望去，天水相连的水
面上露出稀疏不匀的豆棵梢。
  雨停后，二哥牟洪达带着家里的
劳力，去水依然很深的地里捞豆棵。
这时任氏已怀孕八个多月，即使她把
大鞋绑在脚上，也常被泡软了的泥拔
下来，水没到膝盖以上，得弯腰摸到
豆棵的根部拔出来……
  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一大早，
任氏跟着男人们下地，中午收工时，
每人分了一捆豆棵背着往家走。她只
觉两条腿像拖了石头一样迈不动步。
好歹到了家门口，她实在走不动了，
想坐下来歇会儿，手无力地一松，那
捆豆棵落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她的
肚子一阵剧痛——— 一个男婴，伴着母
亲的劳累、苦难，在没有父亲的守护
下，提前十多天来到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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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济南开眼界 参与筹建党组织

小脚孕妻艰难务农 怀胎八月疲惫早产

宋伯行（资料图片）


